
在金山足球场，申鑫最常使用的
那片训练场靠近马路，行人车辆隔着
围栏便能将训练尽收眼底。起初，景杉
只敢站得远远地看球队训练场景，他
不想自己的不请自来打扰到球队的正
常备战。但毕竟大多时间的金体人烟
稀少，不常出现陌生的脸，几次远观之
后，景杉引起了球队的注意。
终于有天，一名队务叫住了景杉，

他本以为自己要被请出基地了，没想
到队务并没有这个意思，反倒亲切地
和他攀谈了起来。景杉告诉队务，自己
很喜欢申鑫，从南昌时期就开始关注
球队了，和几位曾经的队员也有过接
触，正好自己现在取得了基础的教练
证书，希望能通过静静观看训练的方
式陪伴球队并学习专业知识。听了景
杉的一番话，队务笑着解释自己是来
向他传话的，原来时任主教练朱炯早
就注意到了时常出现在训练场外的景
杉，他并不介意景杉在边上“偷看”训
练，“朱导说，如果你想聊什么，或者有
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问。”

队务的话让景杉大为感动，但他

还是有些拘谨的，再加上彼时申鑫战
绩不佳，他一直到最后都没敢直接找
朱导交流。他婉言谢绝了队务的好
意，诚恳道，“我能在场边看就已经很
满足了，球队现在情况不是太好，我
不想打扰你们。”队务理解景杉的心
态，他也便不再多说，只是之后再遇
见风尘仆仆来看训练的景杉，会笑着
给他递上瓶水。

令景杉印象深刻的还有申鑫教
练组的细致。他至今记得一个画面，
那是在一个夏末午后，艳阳高照，朱
炯在训练场边上留住了孙锡鹏，和他
复盘方才训练中出现的问题，主要针
对诸如孙锡鹏这样一个身高的球员
在高空触球时如何转向更有效之类
的细节。
景杉对此感慨万千，当时球队状

态虽略有起色，但依然稳坐副班长位
置，降级不是危言耸听，他觉得教练组
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能保持对细节的
注重，帮助每一名队员提升个人能力，
着实是件不太容易的事情，“我只能用
两个字来形容他们，‘用心’。”

朱炯：想聊什么你就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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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已至，天气回暖，绝大多数球队早早收假，为
新赛季厉兵秣马。但也有球队如泥牛入海，始终音信全
无，“解散”的传闻不绝于耳。

倘若球队没了，球员教练可以择队再就业，当下环
境确实困难了些，但只要愿意，退路总是有的；工作人
员若是在行当里没了落脚处，转行去干些别的也能适
应；唯独将爱与热血都献给了独一支球队的球迷最无
助，他们与球队捆绑着的那一部分年华、激情和快乐，
就这么硬生生地连血带肉被挖走了。
即使是这样，球迷也不会选择忘记那样的痛苦。在

球迷心里，只要他们还记得，球队就一直不曾离开。

去年，中国足坛三级联赛共有16
支球队宣布退出，因为经济难题无以
为继的上海申鑫是其中之一。

关于球队经营困难一事，景杉
早在2018年底便有所耳闻。当总经
理秦 在采访中明确表示投资方衡
源集团有意转让球队，景杉心里警
铃大作，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担心
这支自己热爱的球队会成为历史。
“当时我想，如果球队真的解散

了的话，以后就再也看不到了，这真
的会是一件非常难过和遗憾的事
情。”景杉想用一种特别的方式陪伴
球队度过这个注定艰难的赛季，正巧
自己刚刚参加了职业教练培训，取得
了E级教练证书，他便暗自做了一个
决定———每周只要有空，就去金山体
育中心看球队训练。

坦白讲，这不是件容易坚持的
事。景杉常住黄浦，他有时也会从浦
东出发，无论怎么乘坐公共交通，单
程的耗时都在三个小时上下。单这么
一来一回，半天就过去了。

景杉每周通常会去看三四次训
练，他对于球队的训练安排如数家
珍，“如果有主场比赛，球队周一肯定
会放假，周二会练练力量，我会在周
三、周四和周五去基地，周五是赛前
的踩场训练。”一队的比赛结束隔天
是预备队的比赛，景杉只要有空，也

会去现场观赛，“如果球队这周打的
是客场比赛，那安排就会有调整，综
合算下来我每周至少会去三次。”

其实景杉也想过减少去金体的
频次，毕竟来回奔波确实有够劳累，
他平日里也有自己的工作要管，但夏
天某次训练中看到的场景让他打消
了这个念头。“我看到刚复出的赵哥
（赵作峻）非常拼命地做着冲刺练习，
他没有用任何语言去说服年轻队员，
他用自己的努力在给他们做榜样。大
家看到赵哥都那么努力，肯定也都不
好意思偷懒了。”他回忆道，那一刻的
他既佩服又羡慕，并下定决心和原先
一样，只要有空就来金体。

为了能凑出更多时间近距离观
看球队训练，景杉做出了艰难的取
舍，他将自己的工作和私人活动大都
安排在了周末，这意味着他不得不错
过现场为球队助威的机会，只能准时
守在屏幕前看完每一场比赛。在大多
数球迷眼中，这样的做法或许有些难
以理解。

部分因为此，景杉觉得自己是非
典型的球迷，他更认同自己是在以一
个教练的视角关注申鑫这支球队，而
不是作为一个纯粹的球迷。教练角度
也好，球迷角度也罢，都已经不太重
要了，景杉对申鑫的热爱是真，付出
的时间和精力也是真，这就够了。

景杉小时候也踢球，机缘巧合，
与一些后来和申鑫有渊源的球员有
过接触。他关注申鑫，最初便是这个
原因，当时只知道这是支充满上海元
素的江西球队，里头多是上海系的球
员和教练，同为上海人，自然会多给
予些关注。
了解多了，景杉喜欢上了申鑫的球

队风格，他觉得这是一支充满“海派精
神”的球队，不管是上海籍的球员，还是
外地籍的球员都能很好地融入其中，汇
聚成一股包容、开放、精致却又大方的
气脉。在球场上，这样的精神具象化成
了精妙的传控与顽强的拼抢。

这么多年下来，景杉大都是默默
喜欢着这支球队，他很佩服能跟随球
队四处远征的球迷，尤其是那年在天
河体育场“以一敌万”的那位同好。
“他们是在将自己的喜欢自然而然地
表达出来，从来不会过度地渲染或炫
耀，也不是在博眼球，就是衷心地爱
这支球队而已。”景杉回忆道，“前年
我看过你们采访一位申鑫球迷，他说
不管球队成绩如何，哪怕继续输球，
只要能一直坚持这样的打法和精神，
他就会很享受，并且一直喜欢下去。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难达到的境界，这

才是真爱。”
再后来的故事已是老生常谈，申鑫

没能创造奇迹，在去年年初正式宣告退
出职业足坛。当心里那颗摇摇欲坠的石
头终于狠狠砸了下来，碎片像流弹袭
来，景杉没有办法形容那种感觉，“如果
能用语言形容，那么那种感觉是不完整
的，这不像遗失了贵重物品般的失落
感，这是一种你把控不住的情绪，你无
能为力，只能逼着自己去接受。”

球队是没了，但球员和教练都还
在，他们有的顺利找到了新的球队，有
的去了业余俱乐部，还有的暂时没了消
息。景杉很关心这批球员的处境，去年

赛季开始前，他会仔细研究包括中冠在
内各级联赛球队的名单，认真找寻是否
有原申鑫球员的身影。找到了，便由衷
地为他们开心，关注他们的比赛和动
态；若是没找到，他也不放弃，会到处询
问，希望能了解到他们的近况。

去年的上海马拉松，景杉特地穿
着申鑫球衣参加了比赛，他还在用自
己的方式表达对这支球队的爱。原
本，景杉计划在今年1月24日那天去
一趟金山足球场，如果申鑫还“活
着”，那天会是球队的18岁生日，可惜
疫情的动态变化让他未能成行，这令
他有些许遗憾。

告别申鑫后，景杉曾怀抱着对球
队的热爱，投身到足球事业中，他做
过基层足球教练，从小学到高中的孩
子都带过。近距离接触申鑫的那个赛
季令景杉受益匪浅，他反复研究了当
时看到的、学到的很多内容，并将其
融入了自己的教学中，“从朱导、刘导
（刘寅涛）的训练课中学到的很多内

容，尤其是对细节的处理，不管是运
用到带领球队，还是启蒙小朋友，都
是非常有价值的。”
去年，景杉的一位朋友想介绍他去

一家外地球队从事教练相关工作，他有
些心动，但最终没有答应。他告诉朋友，
如果能去其他球队谋一份差事，他会希
望在自己的合同中加上一条，“万一申

鑫能重返足坛，哪怕是从中冠开始，我
都会优先考虑去申鑫做教练。”
还在场边看训练的时候，景杉设

想过，如果2020年申鑫能坚持下去，
他会和家里人沟通，争取到申鑫工作，
毕竟能在自己喜欢的球队做喜欢的
事，是人生一大幸事。只是他的这个愿
望，要实现起来已不再简单。

我 永恒，爱不会消失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徐杨一凡

“申鑫若能重生，我想去应聘教练”

穿着申鑫战袍跑完“上马”全程

“有空就去金体看看”


